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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到头，春节是朱彦军一家最爱
的时刻。

冬闲无农活，全家团坐一堂，守在
电视机前看节目。诗词大会是他们绝
不错过的“年度大餐”。

儿女们跟着节目答题讨论，朱彦军
则会拿出自己的诗词笔记本，认真记录
节目里的诗句和专家点评。妻子、老人
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个热闹。

从2016年观看《中国诗词大会》第
一季节目开始，一颗梦想的种子就在朱
彦军心里悄然萌芽：有朝一日，自己也
能去高朋满座的诗词大会现场，与来自
千行百业、不同年龄的诗词爱好者们同
台竞技。

于是乎，朱彦军学记诗词的劲儿更
猛了。“5 年不到的时间，肚里的诗词储
备量已破千，我觉得时候到了。”2019年
8 月，诗词大会官方公众号向他推送了
第五季选手召集令，朱彦军满怀信心报
了名，并顺利通过了选拔，获得进京赴
会的资格。

不曾想到，录制前夕，朱彦军干活
的工地延迟开工，撞上了录制期。

“那段时间工作很不好找，一年只
能干 3 个月的活，我就劝他别去节目
了，先保证工地项目，他想了想，答应
了。”妻子陈玉玉回忆。虽然没有读过
书，但陈玉玉对丈夫的诗词爱好是理解
并支持的。朱彦军在家总是手不释卷，
她也不打扰，径自把家务干了。但夫妻
俩有一种默契：先要把孩子们供好，再
考虑自己。

那年，儿子朱保行准备高考，女儿
也在上海读大学，朱彦军为了攒够子女
上学的钱，选择搁置梦想。“当时我在
家，听到爸妈的讨论，真的很感触。”那

一刻，调皮爱玩的大男孩朱保行深深感
受到了父母的不易。

朱保行记得，当天回校晚自习后，
同学们都在埋头写作业，他却一直在想
这件事。“前一秒，我还在想，哪怕把自
己的前途搁置一点，也要让爸爸去圆一
次梦，但我知道，他不会同意的；下一
秒，我忽然明白了努力读书的意义，就
是早日出人头地，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勇敢去追梦。”

2022年底，朱彦军又一次报名，并
再度获得节目组的青睐。

“这次，我爸前前后后打了好几通
电话来和我商量，虽然出发前疫情形势
依然严峻，但我知道，这次，我们谁也拦
不住他。”朱保行说。

“最近两年疫情反复，我就跟着媳
妇儿一起留在老家的建筑工地做水暖
工，工作时间变长，读诗词的时间就少
了。”朱彦军笑称，自己能熟练背出的诗
词数量已不如当年，但他用一首李白的
诗告诉记者，此番赴会最大的意义，并
不在于拿名次：“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
名山入剡中。”

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以诗会友，
穿上一套珍藏多年的新工装，参加为全
中国爱诗之人举办的年度盛会。在这
里，他认识了 5 岁就能背 500 首诗词的
小朋友、在菜市场读诗诵词的女摊主、
做着窗帘背着诗的夫妻⋯⋯

朱 彦 军 感
到 ，自 己 再 也 不
是那个工地上的
孤独“异类”。路
漫 漫 其 修 远 兮 ，
他将继续这场诗
意的人生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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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熙攘，爱诗的人，却是孤独的。
甘肃平凉朱彦军，就是这样一个孤

独地爱着诗词的人：一天24小时，除了
吃饭、睡觉、干活，其余时间，他都要与
诗为伴。兴许因为他的职业是农民工，
旁人眼里，朱彦军对诗词的这份“独
爱”，多了一层跟现实较劲儿的“执拗”
味儿：

别的工友打牌，他看诗词读物；别
的工友刷短视频，他听诗词节目；累了
一天，大伙儿都躺下了，他还要挑灯读
诗；找活儿间隙，别人结伴出游，他非要
自己去逛旧书摊⋯⋯

“都是干粗活的，学什么文化人
啊！”偶有工友戏谑，他只笑笑，扶了扶
眼镜，继续沉浸在诗词的世界中。

刚刚落幕的央视热播节目《2023
中国诗词大会》上，50 岁的他一身深蓝
色工服，黑色半框眼镜，瘦削的脸上笑
容可掬。农民工大叔逐梦舞台，成为不

少观众眼里最“可爱”的选手。
“今天能站在这里，要感谢我老婆

的理解和支持。”从百人团中突围而出，
朱彦军第一次有机会在台上作自我介
绍，并喊话“糟糠之妻”：“老婆，我回去
以后，一定好好听话，一定好好读诗，一
定好好挣钱，一定好好爱你。”

四个“一定”，发乎真心，朴实而动
人，引得在场主持人、点评专家、选手们
忍俊不禁，连连鼓掌。

这也是朱彦军第一次“出圈”。而
后的几场比拼，他又用堪称完美的表
现，频频令众人惊叹：看画猜诗，他将诗
词蕴意熟稔掌握；对垒抢答，他思维行
动皆果断迅速；行飞花令，他一联接着
一联应对如流⋯⋯

这位农民工师傅何以一路过关斩
将，坐上《2023中国诗词大会》年度“亚
军”的宝座？潮新闻记者走进朱彦军的
诗词世界，慢慢找到了答案。

“整个场子里，就我一个初中生。”
接受潮新闻记者采访时，朱彦军露出了
登台比拼时的同款笑容，质朴中透着一
丝腼腆。

他笑着自嘲，除了正在读小学的少儿
团选手外，像自己这样“一把年纪，读书却
只读到初中毕业的人，怕是没有第二个”。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攀爬中国古典
诗词的高峰，常把“世上无难事，只要肯
登攀”（毛泽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
山》）挂在嘴边。

诚然，“勇”“胆”，是外界“写”在这
位“亚军”农民工选手身上的关键字，认
为这便是他完成人生逆袭的“密钥”。
在“鸡汤成功学”盛行的当下，这解读似
乎合情合理，符合大众逻辑。

朱彦军思索片刻，摇了摇头：“谈不
上什么成功，也没有什么秘诀，我就是
喜欢。”大白话，依旧说得质朴而坦然。

交谈中，记者渐渐明白了朱彦军
“摇头”背后的涵义：

诗词之于他，并不是一种挑战，更
不是一个考验勇气和胆量的难关；诗
词，是他的人生“交响乐”，是一种萌发
于童年的纯粹热爱。劳碌的时光里，它
们慰藉了心灵，抚去了疲惫。

朱彦军向记者讲述起自己痴迷诗
词的渊源。原来，从小他对诗歌就有种
特别的“敏感”。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与许多人一样，小学一年级课本中，唐

代诗人李绅的一首《悯农（其二）》，成
为朱彦军生命中接触的第一首诗歌。

“那时候，还不懂押韵、对仗，只觉得读
起来很顺，很有味道，像唱歌一样。”兴
许因为祖辈世代务农，他的脑海中出
现了爷爷和父亲在烈日下辛勤耕作的
场景。韵律和意境两相叠加，小小的
朱彦军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身心感
悟。很美好，很沉浸。不一会儿，他就
背了下来。

与诗结缘后，小朱彦军便常在课余
寻诗来读。对于诗歌，他是认真的。三
年级时，他学会了查字典，从此字典不
离手。每当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按偏旁
部首，数着笔画查字典，并认真写上备
注。至今，他仍保留着父亲的两本旧书

《毛泽东诗词鉴赏》和《唐诗一百首》。
泛黄的旧纸张上，画满了朱彦军儿时歪
歪扭扭的拼音备注。

“那时家里穷，没什么书，同学家也
很少有，所以，它们是我仅有的课外读
物，爱不释手。”小学毕业时，朱彦军已
将书中诗词背得滚瓜烂熟。长大后，手
上有了点余钱，逛旧书摊、淘二手诗集
就成了朱彦军的休闲方式。时间更充
裕的话，他会拿着笔记本，去大书店里
读书抄录。

诗为春风、词为雨露，朱彦军的心
里，逐渐长出了一个独属于他自己的精
神世界。那里头，生命之树生机绵延，
不断给予他无穷力量。

（一）慰藉了心灵，抚去了疲惫

族望留原籍，家贫走他乡。
朱彦军的家乡在甘肃省平凉市静

宁县红寺镇魏沟村。大山深处，穷乡
僻壤，“耕地都散在山坡上”。他的父
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母亲是不识字
的农妇。朱彦军家的三兄妹，个个都
像“割早稻”一般，早早外出闯荡。“大
哥小学毕业，二姐没读过书。而我，初
中毕业就跟着村里的几个发小和同学
出去打工。”

最近，看到小儿子朱彦军在《2023
中国诗词大会》高中“榜眼”，家中老父骄
傲地竖起大拇指，逢人就说：“老幺给家
里争光了，这不比考清华北大还要难？”

的确，19 岁离家务工，从“初中生”
到“全国亚军”这条路，朱彦军走了 31
年。“离家前，伙伴们都说，外面的世界很
精彩，我心动了，跟着去了。但真正踏入
社会后，我才体会到后半句的滋味，外面
的世界很无奈。”

西安、厦门、无锡、唐山、呼和浩特、
西宁、嘉峪关⋯⋯这些年，朱彦军天南
海北跑工地，在老师傅们的身旁帮忙，
哪儿需要就去哪儿顶上，边做边学，从
一窍不通直到熟能生巧。

一共做过多少种工？他扳起指头
算了算：电焊工、油漆工、搬运工、混泥
工、钳工、水暖工⋯⋯“太多了，数不过
来。”他说，唯一确定的是，做着做着就
老了，从“小朱”变成了“老朱”。

朱彦军不怕吃苦，也并不畏难，最怕
的，是没有活儿干。由于只是工资按日
结算的临时工，出门在外的他，饥一顿饱
一顿，常常做不了几天就结束了，接下来
好一阵儿都找不到新的活儿。那空档，
不仅一分钱挣不到，还得自己掏钱吃饭、
住宿。最窘迫的几年，他曾不得已去蹬
过人力黄包车。

但不论跑到哪、在干什么，他都会
带上自己手抄诗词的笔记本，和那本一
用就是20多年的老新华字典。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
亲”（明·于谦《观书》），老朱说，即便再
累再煎熬，每当躲进心中那个诗词构建

的世界，一切艰难困苦都会瞬间消散。
谈至兴头，老朱搬出了一位他甚是

喜爱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醉里
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只见他
手舞足蹈，背起了《西江月·遣兴》——
似乎化身偶像，并模拟其酒后的醉与
狂，发泄心中的愁与闷，“昨夜松边醉
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

为了省钱，老朱这么多年一直不抽
烟、不喝酒。但每当读起这首词，他就仿
佛与辛弃疾一道大醉了一场。在“词中
之龙”豪放不羁的诗词里，老朱感受到了
这位“古时之友”虽有志难酬，却依然豁
达乐观永不言弃的轴劲儿、韧劲儿。

自从参加了诗词大会，老朱又多了
位新偶像——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最
近常吟诵他的诗词，还读起了他的传
记。节目中，3D 超写实技术将大文豪
从千年之前“请”到了现场。“心里的诗
词世界仿佛活了。”老朱这样形容与数
字人“面对面”时的奇妙感受。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
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
人”“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
时”⋯⋯现场，数字人“东坡居士”吟诵
着流传千年的诗词，老朱却从中品出了
珍馐背后不一样的人生苦涩。

“他是懂苦中寻乐的。”老朱说，一
生几度贬谪，苏东坡却把逆境的苦，化
作诗里的甜，一种跨越时空的惺惺相惜
之感，在心底升腾。“其实，我有时候也
会写几句，发在朋友圈。”老朱有些不好
意思，他说，怕别人笑话，所以给它们起
了个名——“猪言猪语”。

“生活确实不易，哪能事事如意，凡
事何必计较，瞎惹自己生气。”

“天热真难熬，没钱买空调，蚊子知
我穷，天天送红包。”

“人行红叶黄花里，鸟飞蓝天白云间。”
“野花香，山果鲜。山村夏月赛江

南。房前杏子黄，屋后苹果繁。风景似
图画。爱煞农家庄园。”

呵，五味生活，都写进了“猪言猪语”。

（二）五味生活，都被老朱写进了“猪言猪语”（二）五味生活，都被老朱写进了“猪言猪语”

老朱在外奔波了大半生，要说有
啥 最 值 得 自 豪 的 ，就 是 一 双 儿 女 。
大 女 儿 朱 灵 考 进 复 旦 大 学 ，如 今 本
科毕业，正准备研究生考试；小儿子
朱 保 行 也 不 赖 ，在 西 安 电 子 科 技 大
学读大二。

《2023 中国诗词大会》的决赛结果
甫一揭晓，儿子朱保行就发了一条朋友
圈：“爸，你在我心中永远是冠军！”还配
上了一张朱彦军在央视摄影师镜头下
的帅气特写。

“第一次看到老爸收拾得这么精
神，打了发蜡，还化了点妆。”朱保行看
到，年过半百仍勇敢追梦的父亲容光焕
发站在台上，打心眼里高兴。“我爸是个
负责任的男子汉，为了这个家，他付出
太多了。”

儿子印象中的朱彦军，一身工服
总是又破又脏，灰头土脸的。“从小他
和我们的衣服都是分开洗的，家里把
洗完其他衣服后剩下的水，用来洗我
爸的外套。”

一年中，朱彦军在家的日子并不
多。往往只有春节和农忙，姐弟俩才能
见到他。打从朱保行记事起，老爸就是
个“诗痴”，嘴里总时不时蹦出诗词。

朱保行记得，儿时春节，朱彦军带

着他们去庙里上香，沿着山沟走回家
的路上，雪后放晴的远山一片银装素
裹，父亲停住了脚步，站在路边就吟诵
了起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毛泽东《沁园春·雪》）

还有一年，地里收了麦子，朱彦军
教他用连枷打麦。瘦小的朱保行只甩
打了两三分钟便手掌起泡，胳膊酸疼。
父亲却熟练地抡起连枷：“笑歌声里轻
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范成大《秋日
田园杂兴（其八）》）父亲口中反反复复
地念着诗句，一打就是一下午，仿佛全
然忘记了疲劳。

知道朱彦军爱听诗词类广播节目，
每次父亲回家，朱保行都会从网上搜寻
下载一批新音源，替他存入手机，作为
接下来几个月的“精神食粮”。这么多
年，朱彦军换下几部手机，每一部都存
满了几百集节目音频。它们都已被用
到电池老化，要随时插电才能开机，但
他舍不得丢，全都珍藏在老家房间的抽
屉里。

“很庆幸，也很羡慕我爸能有这份
纯粹的热爱。”朱保行说，“为了生计，他
总一人在外，有诗词替我们陪着他，为
他加油鼓劲，消除烦恼和不安，我们放
心很多。”

（三）我爸是“诗痴”

朱彦军 《2023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组供图

朱彦军和家人一起观看录制的诗词大会。

朱彦军（左）和工友们在忙碌。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朱彦军抄录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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